
■青春岁月

□田翠芝 文/图

三叔援外在坦桑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
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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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三叔1970年8月在坦
桑尼亚拍的一张彩色照片。

三叔年轻时是铁路工人， 他
出国到坦桑尼亚修坦赞铁路， 拍
下了这张照片。 那时国内还没普
及彩色照相， 我们看到后都觉得
稀奇。 如今， 三叔也去世了， 这
张照片就成了历史。

那年月，援外，也就是出国工
作，可不简单。不仅自己有比较优
厚的待遇，譬如双份工资，连亲属
都有优待、受照顾。三婶原本是农
民身份，由于三叔出国，组织上就
把她和儿女们的户口， 都从农村
迁进了城市，吃了商品粮，并且还
给她安排了工作。

后来三叔回国后，“援外”不
仅成了他人生的亮点， 还顺理成
章地进了城市工作， 并由工人身
份，变成了机关干部。 可以说，由
于他出国援外了一段时间， 改变
了全家人的命运和处境。 这也是
国家对援外人员的优待。

□马仲清 文/图

昔日火车司机

■工友情怀

□解德利 文/图

长兄如父

■家庭相册■■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乔兆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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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 家家户户都要贴上
大红春联来迎接新年 。 每当这
时， 我就想起小时候父亲为村民
们写春联的事。

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有点文
化的， 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一过腊月二十 ， 父亲就很难落
屋， 常常张家还没写完， 李家又
等着来请， 父亲总是来者不拒，
等到几个村庄的对联都写完了，
也就到了年末岁尾 。 在这几天
里 ， 父亲脚站麻了 ， 手腕写酸
了， 也不说一声苦累。 为村民写
春联充实着呢。

父亲写春联不喜欢看着 《春
联荟萃》 之类的书照搬， 而是根
据写春联人家的情况写出新意，
想好后就立马执笔认认真真地
写， 力求做到布局合理、 字体端
正。 他给开小卖部的人家写的是
“保证商品供应 ， 满足大家需
要 。 ” 给一对新婚夫妻写的是
“红莺对歌国泰民安， 喜字成双
花好月圆”。 张爷爷爱养花， 父

亲为他写就一副 “春满人间百花
吐艳， 福临小院四季平安”。 他
的这种创新做法很受村民欢迎。

我家的对联总落在最后一个
写 。 父亲常常让我在一旁做帮
手。 站在桌子的另一边， 帮父亲
抻纸， 这抻纸也很有学问， 因为
这个过程父亲往往并不提醒， 全
靠我的观察和默契。 两只手小心
翼翼捏着对联的一端， 在父亲写
完一字起笔蘸墨的瞬间轻轻拉过
一格 。 每写完一联 ， 我就平端
着， 把写好的红纸晾到地上或床
上。 不多时屋里屋外都是一片鲜
艳的红色。

一年又一年， 渐渐的找父亲
写春联的人少了。 每到要过年的
那几天， 满大街都有印刷精美的
春联在卖。 那春联， 金黄色的大
字， 贴在大门上， 在阳光的照耀
下， 熠熠生辉， 很是气派， 谁还

费事去请人写春联呢？
但机器印制的对联总缺少了

淡淡的墨香味， 也没有了乡亲们
聚在一起拉家常品春联的热乎劲
儿， 这让父亲很落寞。 每年父亲
写完了自家的春联， 就会拿着毛
笔独自叹息一番， 他是在怀想以
前写春联的氛围和情趣吧。

离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听
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在炸响， 已
到 “奔四” 年龄的我， 想起了乡
下白发苍苍的老父亲， 我掏出手
机， 拨通了他的电话。

“爸， 今年就不要再写春联
了 ， 到时候我给您买几副回来
吧。”

“莫买， 只要我能动， 每年
过年我都写， 一直写下去。” 父
亲说。 我想， 父亲坚守的是一种
温馨感受， 抑或是一种传统文化
吧。

父父亲亲写写春春联联

姥姥一生有九个子女， 我的
妈妈在兄妹中排行老幺， 妈妈也
是姥姥姥爷最疼爱的女儿。 大舅
和二舅都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
那个时代， 大学生在广大的城乡
是极其罕见的。

两个舅舅从小就立志建设新
农村， 所以他们上的都是农业大
学， 大学毕业后都回到了农村，
利用所学知识回馈生养他们的那
片土地。

姥爷姥姥一家是幸福的， 邻
居们没有不羡慕他们的。 可是，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
姥爷正值壮年却因一场大病过早
离开了人世。 家里的顶梁柱突然
倒下， 姥姥一家的生活一下子陷
入困顿， 大舅在那个多灾多难的

时期应该说很不容易。 姥爷的离
去使得大舅过早地承担起照顾兄
妹的重任 ， 那时妈妈才年仅12
岁 ， 还在上小学 。 舅舅一边教
书， 一边照顾几个弟妹， 还资助
他们完成了学业。

大舅不仅为人师表， 而且还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大舅母知书
达理， 聪明贤惠， 谦逊亲善， 她
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勤俭持家。
大舅的两个子女也都随父业， 学
业有成， 教书育人。 耳濡目染，
我们也跟着学到了许多良好的文
化素养。 我从小就发誓长大也能
跟舅舅一样， 做一个博学多才善
良忠厚的人， 也能站在三尺讲台
把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别看大舅外表很有书生气，
可内心旷达大度， 睿智仁厚， 每
每讲课时精神抖擞， 铿锵有力 。
大舅思维敏捷， 知识渊博， 为人
诚实谦逊， 得到整个村子的一致
称赞。

妈妈在舅舅的培养下， 虽然
生活得还很清贫， 但要强的妈妈
从来不甘示弱。 后来， 妈妈经过
不懈的努力终于考上市里一所卫
校， 毕业后被分配到在一个大型
企业卫生所里当了一名卫生员。

俗话说： 长兄如父。 至今，
妈妈依然不能忘记舅舅对她儿时
的关心与呵护。 每年春节都要召
集舅舅及其所有的兄弟姐妹来家
里团聚。 大舅在我心中一直是值
得尊敬和爱戴的人。

杨景安先生今年85岁， 耳不
聋眼不花， 思路敏捷谈吐清晰，
走起路来步伐稳健， 一点都不像
八十多岁的老人。

我和杨老是近邻。 六十多年
前， 他家住朝外南下坡20号， 我
住南下坡27号。 如今， 他住朝外
六里屯北里， 我住他家东侧， 只
是一墙之隔 。 我们见面的机会
多， 聊天的次数也多。 杨老很健
谈， 我听他谈话， 能了解到不少
故事。

1951年， 杨老在北京铁路局
参加工作， 当一名火车司机， 开
着火车山南海北的跑。 他在火车
司机岗位上， 工作了三十多年，
见证了我国机动车头的巨大变
化。 旧社会， 我们不会制造火车
头， 使用的车头是国外淘汰的产
品 ， 性能也特别差 ， 车头引力
小， 走起来摇摇晃晃。 能耗大，
一个班儿要消耗十几吨水， 要烧
十几吨煤。 车速慢， 每小时只走
四五十公里 。 另外 ， 劳动强度
大， 司炉工人要一锹一锹把煤铲

进燃烧室， 煤屑乱飞打在脸上生
疼。 那时候， 流传着： “有女别
嫁司机郎， 成年累月守空房。 有
朝一日回家转 ， 抱着大盆洗衣
裳”。

解放后，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
划， 自力更生生产出大马力、 高
速度 、 自动化性能强的 “建设
号”。 第二个五年计划， 又生产
出 “内燃机车 ”。 改革开放后 ，
又生产出了节能、 高效、 快捷、
舒适的电气机车、 动车、 高铁列
车， 铁路事业大发展。

1969年 ， 杨老加入了党组
织， 后来负责单位的工会工作。
他逢年过节去看望老职工， 送去
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 他曾跟我
说， 他的师傅在抗美援朝时， 在
敌机的追逐中， 奋不顾身地驾驶
着火车， 子弹打在了肩膀上鲜血
直流 ， 仍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
位。 至今， 他和师傅家还保持着
联系。 他不吝惜钱财， 每月开了
工资拿出二三十元， 送给生活困
难的亲戚朋友。 他还是热心的红
娘， 给不少年轻人搭桥， 使他们
喜结良缘 ， 其中有一家哥儿四
个， 对象全是他张罗成的。

今年1月15日， 我在街上正
与杨老聊天， 我弟弟正好路过碰
见 。 弟弟感慨地夸赞杨老年轻
时， 肩膀的力量大， 双手各提一
个水桶， 挑水不用扁担。 这个场
景， 在南下坡地区家喻户晓人人
称道。 几十年前的事了， 至今人
们还记忆犹新。

照片左是笔者， 右是杨景安
先生。


